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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社区共同体的构建是推进城乡社区现代化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工作重点。在当下城镇化进程中，

乡村社区经历解构与重构，其社区共同体意识趋于模糊、松散、解体。本文以温州乡村社区为样本，提

出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共同体、培育乡村社区文化共同体等路径来

构建乡村社区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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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rural community is the focus of efforts to adv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ur-
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and to help revitalize the countryside. In the current urbanization 
process, rural communities experience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nd their sense of 
community tends to be blurred, loose and disintegrated. This paper takes Wenzhou rural com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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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ty as a sample, and propo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with the partic-
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communit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rural culture community and other paths to build rur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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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社区共同体构建的因然 

1) 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对乡村社区共同体构建提出的现实需求。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以来，乡村社区呈现了崭新的面貌，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是为了发挥广大农村农民的主观能动作用，通过国家、地方政府提供的各种教育培训、政策支持、

经费资助等途径促进乡村农民专业技能的提升，充分利用乡村地方产业特点、鼓励农民积极创业，从而

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村居环境、提升农民获得感和幸福感。乡村振兴的有序推进，需要建设一个现

代的乡村社会。在当下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城镇化进程迅速，特别是江浙地区。1978 年，中国的城镇化

率为 17.9%，而到 2022 年末中国城镇化率达 65.22%，浙江省温州市 2022 年城镇化率达 73.7%，从统计

学角度来说，城镇化是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而从社会学范畴来考量，城镇化不仅仅是简单的农民从

农村搬进城市，从农民身份切换至市民身份的外在转变，更重要的是对身份转变后价值观念的波动以及

新的市民或农民身份的认同与构建。这就需要对当下乡村社区共同体进行解构与重构。国家是理解乡村

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因素，只有将乡村社区共同体的建构置于广阔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视野下，才能认识

到乡村社区共同体与国家的内在关系[1]。乡村作为一个共同体社会需要与国家形成良性的互动，而目前

趋于松散的乡村社区很难与国家形成互动，急需建构一种现代的、共同体性质的乡村社区。 
2)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对乡村社区共同体构建提出的新要求。2021 年 5 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

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其战略定位为要将浙江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先行区、城乡协调发展引领区、文明和谐美丽家园展示区[2]。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是要统筹城乡区域发

展，构建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费孝通认为中国乡土社区的基础单位是村落，村落是血缘、地缘关

系结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圈子，也是一个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同筑的“差序格局”社会[3]。在

当下，乡村社区空心化现象日益突出，乡村社区的空心化甚至衰落来自于内外双重力量的冲击和挤压：

一是农民对农业的多重抉择。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对美好生活有自己的理解与选择，对未来生活的选

择也逐渐趋于理性化，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呈现出农业不是农民的主业，也不是其家庭收入的主

要来源，仅仅只是季节性的或农忙时节的阶段性副业，乡村年轻劳动力的流失，也使得农业的主要从业

人员老龄化，最终导致农业的边缘化。二是市场经济对农村的冲击。外出就业与外来企业入驻提供的就

业机会，农业的吸引力下降，土地不再是束缚农民坚守田园、也不再是维系共同作业、共同生活的乡村

社区的载体，致使乡村社区发展的根本的基础逐渐弱化；乡村社区工业的发展，对乡村社区带来资本、

技术、人力等资源，有助于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但是也吸附乡村社区的物质基础，一定程度上将农民从

土地上剥离开来。这些因素都导致了乡村社区的空心化。乡村社区空心化的蔓延，不利于城乡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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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悖于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引领作用，因而，亟需重构乡村社区共同体，从而振兴乡村社区，推动

共同富裕。 

2. 乡村社区共同体构建的影响因素 

1) 传统村落的瓦解与消失对原有共同体的冲击。传统村落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构成，是乡村社会

稳定的社会组织关系，具有一定的传承性、稳定性和封闭性。传统村落人群之间或以宗族、血缘、或以

地缘关系自然形成的具有一定历史年限的乡村社区。村民不仅有着共同的血缘关系纽带，还有彼此认同

和遵循的乡规民约。村民通过上百年的共同居住生活，逐步形成了一致认同的伦理道德规范、生活习俗

规则，从而形塑了乡村社会的共同体属性。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有机结合是传统村落的原始生态。在

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遭遇自然解体或合并重构。例如：2019 年，温州市龙港镇将原有 171 个行政村、

19 个未改制居民区、3 个社区优化调整为 73 个行政村、30 个社区。乡村社区优化调整是基于多种历史

和现实原因，本文不作具体的探究，但乡村社区调整后，原有传统村落农户群体的共同生活空间、生产

空间、社会关系空间和文化空间发生了变化，打破了一以贯之的因历史、地理等客观因素形成的传统村

落共同体社会。传统村落的自然解体和行政管理部门对村落的行政优化，致使传统村落的瓦解与消失的

同时，也削弱了相对稳定的村落共同体。 
2) 乡村社区对共同体认知及价值需求的多样化。传统村落的瓦解，乡村社区的重构，原有单一的村

落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社区群体构成更加多元，群体成员结构更加复杂，原住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

对原有的共同体意识和价值观念或持不同的观念，而新的乡村社区成员，因其流动性的特殊性，尚未形

成或融入乡村社区共同体意识。乡村社区成员的不同而对共同体的认识和价值观念也不尽然，对乡村社

区共同体的构建需要考量不同群体的价值追求。 

3. 乡村社区共同体构建存在的困境 

1) 乡村社区共同体结构的不确定性。一是乡村社区行政区域调整而引起的社区共同体被动的解构与

重构。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2013 年至 2022 年的十年间，中国城镇化率从 53.73%提高到 65.22%，

城镇化率的大幅提高，客观上导致了部分乡村社区的削弱及自然解体。在以村(居)民委员会为基层组织的

自治组织体系下，地方政府对乡村社区行政区划进行重新调整，乡村社区的村居归属发生了变化，需要

重新构建并适应新的共同体。二是社会人员流动引起的乡村社区共同体松散性。跨区域交流的便利、社

会流动的频繁，城市生活的便捷、就业机会多等诸多因素，吸引着大批大学毕业生、农村劳动力等乡村

人口流入城市。另一方面，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一些具有自然资源的乡村社区因自然生态环境、

历史人文气息等原生态的因素，也吸引着外来者的加入。流出与进入，致使原本固定的村居人员发生变

化，具有不确定性，使得乡村社区共同体具有临时性、松散性。 
2) 乡村社区共同体治理主体发生变化。一是从村民自治到村民自治与政府组织共同治理。村(居)民

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能力的村民并不一定有时间和精力或者个

人意愿竞选村支书等管理村事务的职务。当选为村书记、村委会的人员在当下多元的社会环境下，没有

足够的能力管理乡村社区的所有事务，因而需要政府管理部门加以引导、规范和协助。二是乡贤的参与。

乡贤作为乡村社区成长且具有一定能力和智慧的地方精英，对乡村社区有一定的认同感，愿意为乡村社

区发展做贡献，因而，也是参与乡村社区的治理事务的力量之一，发挥反哺乡村社区的作用。三是当地

企业主体的参与。由于村民自治管理需要在经费上的支持，因而，部分入驻村居的企业，在经济上对乡

村社区发展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乡村社区的治理。乡村社区共同体治理主体从原

来以村委会、老人协会为主体的治理结构到政府、村委会、地方企业、乡贤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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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3) 乡村社区社会生态的多元。一是传统村落以农耕为主的传统农耕经济模式被打破，而是以工业、

手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生产模式。在农耕时代，农业生产差异小，共同体间并无差距或微小差距，

而到了工业社会，个人能力、商业机会等因素，造就收入差距较大。经济结构发生转型。二是高等教育

的普及，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和差异，使原本乡村社区共同体间细微的差异或无差异，因为教育而改变，

导致阶层相对的差距。三是乡村社区环境的变化，乡村社区从较低水平到工业化水平过程中，社区的生

态环境发生了从原始生态到工业污染到追求整洁的过程。乡村社区对生态环境要求越来越高。 

4. 乡村社区共同体构建路径 

1) 建立乡村社区共同体治理体系。一是形成多元共治的共同体治理结构体系。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

不断推进，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经验总结不断得到提升和改进，多群体融入的多元治理模式得到不断

的实施与验证。在乡村社区共同体构建的过程中，应主动激发乡村社区精英、乡贤、入驻社区企业投资

方、乡村社区致富能手等参与共同体的建构与治理；政府行政机构主动参与乡村社区的重大事项，在政

策传达、法规措施等方面给予引导与帮助；原有的村委会、老人协会等乡村社区基层组织继续发挥其自

治功能；而作为见识广、思考深的精英和乡贤以及在经济上有实力的企业要发挥其智慧和财富参与乡村

社区治理中来。基层政府部门、村委会、乡贤、入驻企业等共同形成多元参与的乡村社区共同体治理结

构。乡村社区共同体治理实践：温州市某一乡村，村民以当地村民为主，少量入驻企业人员。涉及村里

的具体事项则采取一事一议制度(村民代表大会)，村里重大项目建设则由政府拨款建设为主，村民也可自

愿资助。村民间纠纷：由村民事调解委员会调解(民事调解委员会由村干部、老人协会、村民等构成)，入

驻企业不介入村具体事务，如需用到资金，则自愿出资。二是加强乡村社区人才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乡村社区群众的市场意识不断强化，城乡相互流动人口增多，乡村社区中具有一定

才干的人才单项向城镇流向，导致乡村社区中人才不足，不利于乡村社区共同体的构建，三是提升乡村

社区人员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由于人员流动的现实情况，乡村社区群众居住地稳定性不强，集体意识

淡薄，参与社区治理意愿不足。同时，由于人员流动频繁，受各种思潮的影响，乡村社区群众的价值观

念不断更新与变化，一些基于熟人社会的互助型的乡村共同体意识逐渐削弱或消失。需要进一步激发社

区人员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重构乡村社区共同体意识。 
2) 建立具有乡村社区特色的产业共同体。“产业共同体”首次出现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以农业为主导的乡村社区在现代化产业的冲击下，已趋于边缘化，特别像温州市这种民营经济

非常活跃的市域地区的乡村社区。因而，需要一个新的经济结构来替代原有的农业产业，以更好地维系

乡村社区共同体的结构的稳定性和目标的一致性。乡村社区可以借助自身自然资源、农业、工业等禀赋，

发展农业经济、旅游业经济、特色小镇等业态来构建产业共同体。如：温州市龙港市的乾头村，在乡村

振兴政策的加持下，在村书记的带领下，开启美丽家园建设，并建成了乡村博物馆、龙舟基地、渔夫广

场等带有地域特色的标志性景观，吸引了外出人员返乡创业，带动了数百人就业，重塑了乡村产业发展

信心，构建了新的乡村社区共同体。借助产业共同体的构建在当下对乡村社区共同体的构建至关重要。 
3) 培育乡村社区文化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包含了乡村社区共同的文化记忆、文化生活，是乡村社区

群众交流的重要载体，也是统一价值认识、构建社区认同的重要因素。对乡村社区共同体的构建，具有

隐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由于传统村落解体后，乡村社区群体因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需要，在乡村

社区文化认同上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构建共生共荣的文化共同体能够加强乡村社区各群体之间的对话与

融合，增强文化认同。通过推广乡村社区原有的各式节庆活动、民俗活动，围绕“亲邻、睦邻、助邻”

等主题举办邻里活动，加强邻里间交流与互动，弘扬乡村社区优秀传统美德，推进乡村社区文化繁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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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固和强化乡村集体记忆，共同构建乡村社区文化共同体。 

5. 结语 

乡村社区共同体构建，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一环，有助于

城乡融合发展和畅通城乡双向流动，是构建传统、现代与未来的乡村社区发展路径。 

基金项目 

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乡村振兴视域下的温州乡村社区幸福共同体的构建策略(编号：

22wsk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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